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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上海，剛巧碰到
了上海電影節，令我這個
老影迷蠢蠢欲動，專誠上
電影院重溫年輕時代時光
。想當年香港國際電影節
，竟然可以一天之內連看
三套電影，奔跑大會堂、尖沙咀和銅鑼灣之
間，不知何來這麼多的精力。到如今，一年
也去不到一趟電影院，就算要看電影，都是
購買 DVD 回家，取其方便兼輕鬆也。上次
看電影，還是在飛越太平洋的航機上。

結果看了三齣電影，分別是《悲慘世
界》（Les Miserables）、《到阜陽六百里》
和《山楂樹之戀》。

《悲慘世界》是幾年前全世界放映過的舊片
，記得很受歡迎，不知為何錯過了，借此機會補
看。影片攝製出色，演員甚佳，不過故事橋段老
套，巧合太多，與原作者雨果的另一鉅著《巴黎
聖母院》一樣，通俗劇意味甚濃。《到阜陽六百
里》是台灣導演到上海拍攝的寫實電影，講一群
在上海掙扎的安徽民工的生活故事，拍得平實感人，還
拿到上海電影節的亞洲新人獎的最佳導演。

張藝謀的《山楂樹之戀》去年上映過，上世紀七十
年代的中學生初戀故事，故事老套，極為純情而且煽情
，直追《我的父親母親》。女主角叫周冬雨，造型純樸
，希望日後不會變身，令我幻滅。片中有一場文革時代
舞蹈排演，我還以為自己相當熟悉，原來過去只是看硬
照。

未識何紫，先識他寫的兒童小說。
他的第一本兒童小說結集該是《40兒童
小說集》，共收作品四十篇，每篇在二
千七百字左右。本來刊登在《華僑日報
》的《兒童週刊》上，分兩星期上下篇
刊出。據他自己說，家居和店舖附近有

一間較清靜的餐廳，他喜歡躲在裡面寫稿。這批兒童小說極
具特色，第一它們地方色彩濃厚，充滿生活趣味。憑這批作
品，何紫已可稱為 「鄉土作家」。而由於作品寫於七十年代
，如今讀來，多了懷舊感覺，有助新一代讀者認識舊日香港
。因此在何紫去世後，山邊社重編《何紫兒童小說系列》，
就以懷舊照片配合。

第二個特色是教育性極強，幾乎每一篇都可用作學校德
育教材。何紫卻又不說教，而是通過動人的故事讓讀者分辨
是非善惡。

第三是何紫的幽默感，他本身胖胖的又愛笑，活脫脫喜
劇人物，他的小說感人能使人哭，幽默又能使人笑。

第四是故事中那份童真，只有真正有童心的人才寫得出
，那一個個帶稚氣的細節，使讀者莞爾而笑。難怪他還有一
個筆名叫 「稚心」。

我讀了這批小說後在報上為文推薦，再版時他竟放在書
前，當時我們還未認識。後來他又出《兒童小說新集》，同
樣精彩。 （阿濃與山邊新雅之二）

每朝返學院，朋友問：學院
沒有學生，到辦公室讀書乎？

那也是一個答案，辦公室有
四個大櫃，擠滿我未讀完的書，
回學院覽閱，然後將之清理，也
是夏天的生活。每朝如是，足有

兩三個月讀自在書，福氣也。
另一個答案則是：回學院做義工，做社會服務

。這是說，堆在暑假的徵文評判工作、書獎、學生
論文、教學報告、畢業學生推薦信……雜項甚多，
回學院一一清理之，可視為無薪工作之公益服務
也。還有第三個答案：每天約見想見的朋友，聊聊
生活上的變化，或者有人相邀，也可以在學院的會
所餐室敘首，然後咖啡時段到街外逛逛，走進書店
或圖書館裡，看看新書，或買或借，亦可消一晝。

一些同事求見，若不想應酬，可借將要遠遊拒
之，另邀一二有趣的，談談大學近年的種種荒唐事
與功德事，對來年教學，誠有益有建設性也。有同
事說，吾等該合力撰一回憶錄的書，將三十年大學
教學所目睹之怪現象及好人好事，以致教書心得，
一一記錄。又云吾等認識的教授講師甚多，將此班
有優有劣的 「人師」一一品評，立此存照，亦具意
義云云。時間在松針上棲止，什麼都可以想，但又
似乎什麼也做不出來。秀才作反，三年不成，更何
況手頭只不過擁有六七十天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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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這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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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
政
策
便

又
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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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起
。
自
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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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明

政
治
，
這
回
好
像
也
看
懂
了
幾

許
，
原
來
重
要
人
物
的
一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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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都
是
政
治
。

談
到
居
屋
，
自
然
就
想
起

董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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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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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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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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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政
客
鮮
廉

寡
耻
。
為
了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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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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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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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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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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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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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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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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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在
重
提
建
居
屋
，
有
的
人
全
忘
了
當
年

對
居
屋
的
討
伐
，
擺
出
正
確
面
孔
，
不
惜
用
今

天
的
我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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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的
我
。
其
實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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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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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健
忘
症
，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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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選
票
或
利
益
，
﹁揣
着

明
白
裝
糊
塗
﹂
。
這
些
人
要
否
定
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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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
己

時
，
總
找
得
出
新
角
度
，
巧
舌
如
簧
，
佞
口
詭

辯
，
橫
說
豎
說
都
是
﹁常
有
理
﹂
。

董
伯
伯
政
府
的
﹁八
萬
五
﹂
可
能
不
完
善

，
但
其
出
發
點
及
現
實
性
都
可
取
，
有
發
言
權

或
者
有
發
聲
權
的
人
本
有
責
任
使
﹁八
萬
五
﹂

合
理
完
善
，
而
非
用
淺
薄
的
攻
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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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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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它
。
其
時
任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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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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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今
天
房
屋
問
題
惡

化
。

今
天
又
提
居
屋
，
為
解
決
民
生
實
際
問
題

及
避
免
當
年
的
房
價
崩

坍
，
就
需
上
下
各
方
嚴

肅
地
反
省
、
檢
討
、
總

結
，
特
別
是
提
出
有
建

設
性
的
建
議
，
而
非
玩

兒
無
聊
的
政
治
或
口
舌

把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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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iPho ne

居
然
可
以
熟
睡
，
這
回
真
是
體

驗
到
了
。
對
於
失
眠
，
我
是
深
有
體
會
的
，
有

這
毛
病
也
不
知
多
少
年
了
，
應
該
算
是
相
當
資

深
吧
。
這
兩
年
雖
然
比
較
好
，
不
常
失
眠
，
但

間
中
也
會
。

話
說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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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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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老
公
一
天

到
晚
把
玩
，
每
天
都
有
新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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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一
邊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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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一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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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說
：
有
一
個
程
式
很
適
合
你
，

叫
做
﹁熟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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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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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一
看
，
是
的
，
確

實
吸
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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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不
知
有
效
沒
有
？
看
看
價
錢

，
還
挺
便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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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下
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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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是
應
驗
，
隔
天
就
犯
失
眠

。
翻
來
覆
去
。
在
床
上
睡
不
着
，

人
開
始
煩
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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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好
吵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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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的

人
，
起
身
到
客
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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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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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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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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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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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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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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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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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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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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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不
是
嗎
？

真
是
了
不
起
！

她離世後，學生們尊稱
她 「逸夫婆婆」，因為她常
在逸夫書院附近出沒，但是
我仍感到 「怪婆婆」較親切
也貼切，也許她不喜歡這稱
謂，但 「怪婆婆」就是幾代

中大人的回憶。
怪婆婆之怪，就是她獨個兒在中大校園遊

蕩，可能已超過三十年。沒有人知道故事的開
始，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她身軀瘦削，眼神
有點冷漠，腳步帶點孤獨，常在校園的飯堂、
課室、林蔭道上出沒；晚上的校園，偶然有人
看到她瑟縮陰暗角落，膽小的會嚇一大跳。

她是幾乎每一個中大學生都曾碰過曾談論
過的人。我本科畢業多年，最近再返校園碰到

她時，感覺有如於物換星移、一切在變的洪流之間，抓着
一點永恆。二十多年了，怪婆婆仍是孑然一身，只是臉容
更枯槁了一點。最後一次看到她是在本部，她坐在輪椅上
，有人推着她走，據校友的記錄，當時她大概身體狀況轉
壞，那是入院前在中大的最後日子。

最奇特的是，這個無人不曉的中大異人，竟然從無人
報道她的身世。她在中大飄蕩三十年，帶着一個謎離開。
中大寬容開放，校園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只
要不妨礙別人，沒有人管你，特立獨行的人做自己愛做的
事，無人過問。到最後，怪婆婆的身影，一如校園的青葱
草木，斜陽樹影，大家習以為常，彷彿自有永有，無人問
你為何來到這裡，你又為何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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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機
和
電
腦
，
已
經
是
現
代
人
的
心
靈
執
著
，
是

比
親
娘
還
要
親
的
日
用
必
需
品
，
如
果
拔
掉
網
路
線
或

電
源
線
，
心
靈
就
淘
空
了
。

基
督
教
或
天
主
教
的
聚
會
前
，
都
要
通
知
與
會
者

先
關
掉
手
機
，
但
崇
拜
時
，
電
話
鈴
聲
還
是
此
起
彼
伏

。
可
見
這
種
呼
喚
聲
的
重
要
性
幾
乎
取
代
信
仰
。
出
家

人
也
不
例
外
。
到
處
寺
廟
都
可
見
和
尚
煲
電
話
，
出
家

本
來
為
忘
卻
塵
緣
俗
世
，
這
是
戒
律
的
基
礎
。
但
如
今

，
一
些
戒
律
在
悄
然
破
壞
，
你
可
以
躲
在
任
何
寺
院
遁

世
，
但
一
個
手
機
，
成
了
對
外
連
絡
的
﹁生
命
線
﹂
。

所
有
修
行
完
全
破
功
。

把
苦
與
樂
寄
託
於
數
位
產
品
，
心
靈
成
癮
。
這
二

十
年
，
整
個
人
類
文
化
面
貌
徹
底
改
變
。
丟
失
手
機
成

為
嚴
重
事
件
。
不
是
那
個
小
小
機
器
的

價
值
，
而
是
它
裡
面
所
藏
千
絲
萬
縷
的

人
際
關
係
網
，
我
們
整
個
的
記
憶
，
也

隨
之
一
下
子
遺
失
。
一
位
母
親
為
了
孩

子
耽
溺
網
路
遊
戲
而
痛
苦
不
堪
，
她
看

不
見
自
己
也
是
同
樣
耽
溺
於
數
位
產
品

中
。
當
她
為
孩
子
祈
求
時
，
上
天
應
該

先
拯
救
哪
一
個
？
這
些
電
子
產
品
，
的

確
為
我
們
帶
來
許
多
方
便
，
於
是
倚
賴

性
也
愈
來
愈
強
，
到
了
不
可
須
臾
離
開

的
地
步
。
真
不
敢
想
像
，
以
前
沒
有
手

機
的
日
子
是
怎
麼
過
的
。

一
位
台
灣
朋
友
到
香
港
出
差
，
忘

了
帶
手
機
，
只
能
臨
時
買
部
大
陸
出
產

山
寨
貨
的
雙
卡
手
機
，
並
只
能
搜
集
些

大
陸
與
香
港
朋
友
的
號
碼
，
但
跟
台
灣

的
一
切
﹁斷
了
線
﹂
，
整
個
人
就
變
得
失
魂
落
魄
。

我
也
有
類
似
經
驗
：
有
次
駕
着
車
要
到
某
大
廈
接

人
，
在
附
近
找
不
到
停
車
處
。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就
是
通

知
那
人
在
大
樓
樓
下
等
我
，
但
那
天
卻
忘
帶
手
機
，
又

不
知
何
處
有
公
眾
電
話
，
車
子
在
樓
下
繞
來
繞
去
，
咫

尺
成
了
天
涯
。
才
知
道
斷
了
這
條
﹁生
命
線
﹂
，
就
變

成
另
一
世
界
的
人
，
兩
忘
煙
水
裡
，

後
果
非
常
嚴
重
。
不
要
再
說
：
以
前

沒
有
手
機
也
照
樣
過
日
子
。
今
天
沒

有
手
機
，
日
子
的
確
過
不
下
去
。

又
或
者
，
如
果
想
隱
居
，
不
必
歸

隱
山
林
，
把
手
機
扔
掉
就
可
以
了
。

阿 濃

何何紫的兒童小說

葉特生
生生命線

王 渝
姓姓氏的偏見

舒 非
熟熟睡

黃子程搞搞邊科

姍 而
想想起了董建華 關

平

上上
海
電
影
節

舊
小
說
中
寫
到
小
人
之
輩

，
常
把
他
們
叫
做
﹁王
仁
﹂
、

﹁王
義
﹂
，
諧
音
忘
仁
忘
義
。

甚
至
國
罵
﹁王
八
蛋
﹂
據
說
也

還
是
玩
的
諧
音
遊
戲
。
古
人
把

為
人
的
八
項
重
要
德
行
稱
為
八

端
，
即
孝
悌
忠
信
禮
義
廉
恥
。

把
這
八
端
都
給
撂
到
一
邊
的
人

，
還
能
算
人
嗎
？
就
被
罵
成

﹁忘
八
端
﹂
，
後
來
就
發
展
成

了
﹁王
八
蛋
﹂
。
真
是
王
姓
的

不
幸
。我

們
再
看
看
那
些
與
諧
音

無
關
而
無
端
涉
及
王
姓
的
怪
話

吧
。
﹁王
大
娘
的
裹
腳
布
又
臭

又
長
﹂
用
來
形
容
某
人
言
語
無

味
又
話
多
。
確
實
非
常
傳
神
。

但
是
為
什
麼
要
專
門
指
出
是
王

大
娘
的
裹
腳
布
呢
？
難
道
趙
大

娘
、
錢
大
娘
、
孫
大
娘
的
裹
腳
布
都
又
漂
亮
又

香
噴
噴
？
賣
瓜
讚
瓜
甜
，
應
該
是
正
道
。
而

﹁老
王
賣
瓜
，
自
賣
自
誇
﹂
則
成
了
貶
義
。
可

是
，
你
聽
到
過
老
李
、
老
周
、
老
吳
賣
瓜
時
都

吆
喝
自
己
的
瓜
不
甜
不
香
嗎
？

此
外
還
有
說
某
人
偷
了
鄰
居
家
的
東
西
後

，
為
了
表
白
，
竟
然
留
下
條
子
聲
明
：
對
門
王

小
二
沒
有
偷
。
這
樣
的
胡
說
你
能
相
信
嗎
？
可

恨
的
是
又
扯
上
姓
王
的
。
最
叫
我
不
服
氣
的
是

，
提
到
諸
人
用
﹁張
三
李
四
王
二
麻
子
﹂
來
概

括
。
張
三
、
李
四
倒
也
罷
了
，
怎
麼
到
了
王
二

身
上
就
成
了
麻
子
？
我
絕

對
不
相
信
，
我
們
王
姓
家

屬
中
的
麻
子
比
率
高
過
其

他
姓
氏
的
家
屬
。
是
此
之

故
，
我
很
久
以
前
寫
雜
文

的
時
候
，
曾
經
用
過
一
個

筆
名
︱
︱
王
二
不
麻
。

【本報訊】荷蘭一齊跳舞蹈團將在暑假來港
演出《樂園．狂想曲》，為觀眾帶來幽默風趣色
彩繽紛的芭蕾舞作品。

《樂園》由編舞家麥斯．艾克創作，劇情講
述王子和公主走進趣味橫生的 「不可能」樂園，
看到許多古怪的人和事：奇裝異服的紳士淑女在
舉行舞會； 「愛生事」家庭在享受熱鬧爆笑的野
餐；一頭倒霉的小豬遇上一群暴風少年；連聖誕
老人亦不能倖免…… 「不可能」的事都在這兒發
生！《樂園》繽紛的舞蹈，幽默的情節，為觀眾
帶來欣喜，獲得業界好評。

艾文．尼可萊創作的《狂想曲》則送上一幕
幕由奇幻影像、繽紛色彩和層出不窮的圖形組成
的精彩場面：三個猶如穿上華麗晚禮服的蛋糕，
在台上轉個不停；舞者身體藏在巨大的橡膠舞衣
裡，展示出不斷變化的優美動態；像小蜜蜂般的
群舞，給人介乎舞蹈與機動遊戲之間的奇特觀感
，畫面絢麗奪目。

一齊跳舞蹈團是荷蘭三大舞蹈團之一。舞蹈
團成立了青年部，專門製作適合小孩子和青少年

欣賞的芭蕾舞作品，肩負推廣和教育現代芭蕾舞的使命。該團
獲得多位國際知名的舞蹈家支持，共同創製糅合古典和現代特
色的芭蕾舞作品。

舞蹈作品《樂園．狂想曲》是暑期大型藝術節 「國際綜藝
合家歡」節目之一，將於七月十四日及十五日晚上七時三十分
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節
目查詢可電二三七○一○四四。

荷
蘭
舞
蹈
團
演
風
趣
芭
蕾

【本報訊】記者楊清林北京報道：
中國第一部民族歌劇《白毛女》，在演
員、劇情、舞台設計、表演等藝術元素
重新編排後，將於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國
家大劇院演出，觀眾將欣賞到散發着時
代藝術氣息的傳統歌劇經典。

歌劇《白毛女》誕生於六十五年前
，以晉察冀邊區的 「白毛仙姑」民間傳
說為素材創作而成。故事講述佃戶楊白
勞因欠惡霸地主黃世仁的債，被黃世仁
逼死。之後，黃世仁搶走了楊白勞的女
兒喜兒並強姦了她，喜兒被迫逃進深山
，由於缺少陽光與鹽，全身毛髮變白，
被附近村民稱為 「白毛仙姑」。後來，
八路軍解放了當地，將喜兒救出深山，
並領導農民打倒了黃世仁。歌劇寓意舊
社會把人變成了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
人。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共第七次代
表大會召開期間，《白毛女》歌劇作為
向 「七大」獻禮劇目，在延安公演，引
起轟動，成為經典歌劇劇目，以後又被
改編成京劇、芭蕾舞、電影等多種藝術
形式。

台前幕後陣容強大
此次，新版歌劇《白毛女》作為中

共建黨九十周年的獻禮劇作，由文化部
主辦，東方演藝集團和國家大劇院聯合
製作。該劇主創人員陣容強大，由六十

五年前首演時出演主角喜兒的王昆擔任
藝術總監，趙季平擔任音樂總監、胡玫
擔任導演，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獨唱演員
譚晶飾演主角喜兒，京劇表演藝術家孟
廣祿扮演楊白勞，話劇演員雷恪生扮
演黃世仁，影視反派演員李明出演穆
仁智。

在編排過程中，新版《白毛女》除
了盡可能保留原版的風格之外，也進行
了藝術創新。在情節上，將原版中槍斃
黃世仁改為法辦黃世仁；在演員上，啟
用青年獨唱演員譚晶飾演喜兒，使得新
一代 「白毛女」很有親和力，不僅中老
年觀眾能接受，八○後、九○後觀眾也
會喜歡；在音樂部分，趙季平保留了原
版的經典，但增加了幾段與回憶有關的
音樂，而且在開場和結尾增加合唱部分
，使得該劇的情緒更加飽滿；為了給這
部經典賦予更佳的演出效果，導演胡玫
表示，新劇借鑒了一些影視劇的舞台表
現手法，同時增加了多媒體包裝，與原
版不相違背但又有創新，與原劇相比有
很大突破。

進行創新尋求突破
此外，作為一部紅色經典民族歌劇

，從沒有哪部歌劇像《白毛女》這般，
無論是唱詞、唱腔，還是音樂、情感都
來自民間，充滿了地地道道的民族風格
。青年演員譚晶以融合民族、通俗、美

聲三種唱法在歌壇享有盛譽，她學的是
民族聲樂，卻是我國第一個通俗唱法的
碩士，並在 「青歌賽」獲得通俗唱法金
獎，又以通俗歌唱演員的身份在維也納
演出。

「在學習和傳承前輩們的基礎上，
我希望有創新的表現，更真實、更自然
地表演和演唱，好好把這份藝術的傳家

寶傳承下去。」談起新版《白毛女》的
意義，譚晶表示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輕
人觀看，希望藉《白毛女》喚回大家心
中的淳樸、善良，以及對那個時代的敬
仰。

新版《白毛女》歌劇將於六月三
十日至七月四日在國家大劇院連演五
場。

王昆任藝術總監 譚晶飾演喜兒

新版《白毛女》將在京演出新版《白毛女》將在京演出

【本報訊】記者賈琛璐、通訊員
田立陽西安報道：西安世園會 「香港
周」活動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
舉行，香港三個年輕樂團繁色薩克管
四重奏、香港口琴協會、合唱俠，在
世園會的蝶戀花舞台演出多場露天音
樂會，獻上不同風格音樂作品。

由香港演藝學院師生組成的繁色
薩克管四重奏，將於四場 「繁色．樂
．園」音樂會中，為觀眾演奏多首不
同風格的原創及改編樂曲。當中包括
作曲家謝倩雯為世園會編寫的委約作
品《陝北民歌組曲》，樂曲以陝西民
歌為素材，採用薩克管四重奏演出，
讓觀眾耳目一新。

香港口琴協會的 「香港風．口琴
情」將演八場音樂會，演奏多首中國
民歌、民俗音樂、古典音樂等，將具
特色的口琴音樂帶到西安。

被譽為 「香港的 Swingle Singers
」的合唱俠是本港第一隊無伴奏合唱
組合，他們將在西安世園會送上 「無
伴奏合唱─樂旅西安」演出，五場
音樂會將以輕鬆活潑、高藝術水平呈
現，向觀眾展示不同類型的當代無
伴奏小組合唱音樂，當中既有西方
古典作品，中西流行曲，亦有充滿
香 港 特 色 的 電 視 歌 曲 及 流 行 曲 如
《親情》、《明星》及《絕對空虛》
等。

港三樂團西安世園會獻藝

▲新版歌劇《白毛女》由譚晶演喜兒和孟廣祿演楊白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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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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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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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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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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